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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燕分飛 

【釋義】 伯勞和燕子離散飛走。語本樂府古辭〈東飛伯勞歌〉。比喻別離，多用於夫妻、

情人之間。亦作：勞燕西東。 

【近義】 勞燕西東、分道揚鑣 

【反義】 形影不離 

【典故】 〈東飛伯勞歌〉或成於齊、梁之前，不知其作者及確實年代。伯勞和燕子都是夏

侯鳥，主要分布於日本、韓國、中國東北等地區。每年七夕過後，北方天氣開始

轉涼，食物短缺，牠們就會遷徙到南方的浙江沿海、臺灣、菲律賓及南洋群島避

冬，兩者分布的範圍大致相同，但古代住在華北平原一帶的人，只有在七夕之後

的一個多月內，才會看到大量的伯勞和燕子同時飛來。所以他們覺得伯勞跟燕子

就像織女跟牛郎一樣，一整年難得見面一次，好不容易碰面了，馬上又要各自南

飛。後來「勞燕分飛」這句成語就從這裡演變而出，用來比喻別離，多用於夫妻、

情人之間。 

【用法】 比喻別離，多用於夫妻、情人之間。用在「分手離別」的表述上。 

【例句】 1. 一場戰爭不知會使得多少夫妻被逼得勞燕分飛，骨肉分離。 
 2. 他們夫妻一個在東京，一個在臺北，經常是短暫相聚後，乍又勞燕分飛。 
 

 

 最後一片秋楓 

第一次遇見阿勇，是在 AIDS 病房那個老舊，陰暗，帶著霉味的角落。  
剛踏進 AIDS 病房時，真覺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好像連一張紙一支筆都沾滿了病毒。

明知不會被感染，但仍陷在理性與非理性的憂慮之中。來到阿勇的床邊，正是一副想像中

AIDS 病患的軀體：瘦削，蒼白，虛弱，最重要的是，眼底的絕望與冷漠。經驗告訴我，病

患可以瘦削，可以虛弱，但是一旦眼神中失去了生命的光采，就真的即將失去一切。  
「你好，我是這兩個星期負責照顧你的醫師，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找我。」扮著例行

公事的職業笑容，我開始了和自己醫療生涯中第一個 AIDS 病患的對話。  
阿勇的反應正如我自他眼神中的揣測，一樣的冷漠，忽視，與自我隔離。而我也照本

宣科的完成了對他的例行檢查與巡視。回到護理站，翻開阿勇厚厚一疊的病歷，習慣性的

翻開第一頁，想要細細的探索每一位病患的病史。一位護士探過頭來，「那麼一大疊你要看

到什麼時候？」  
正抬起頭想回應時，迎面走來一位面貌秀麗，打扮入時的少婦，親切熟稔的和護理人

員點頭招呼，然後對著我說：「您就是現在照顧我先生的醫師嗎？我先生要我謝謝您，他說

您打針（靜脈留置針，即一般俗稱軟針）的技術不錯，一針就打上，而且不會痛。」我根

本不知道她先生是那十幾位病患中的哪一個，但還是反射般的浮現應酬式的笑容回應她。  
「她就是你手上那本病歷的主人，阿勇的老婆－－勇嫂啦！」護士偷偷告訴我。「很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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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對不對？而且氣質好好，對我們又都很客氣……。」她似乎看出了我心中的一絲好奇，

「才不像其他 AIDS 病患的家屬，不是把病人丟在這裏不聞不問，就是偶爾來也怕得要死，

一個個躲得遠遠的。天底下大概也只有勇嫂會這樣死心塌地的照顧患了 AIDS 的老公吧！」  
我一面點頭，一面看著翻開的病歷首頁，「IV Drug abuse（靜脈毒癮）」，「靜脈注射毒

品感染的啊？」我偏著頭問著那位曾經是年度醫療奉獻獎得主之一的護理同仁。 
「唉，算了算了，還是我跟你講比較快，省得你去看那厚厚一大疊病歷……。」接下

來的半個鐘頭，我專心聽著我的第一個 AIDS 病患，阿勇的病史和屬於他的故事。 
其實，阿勇原來是個白手起家，肯拼肯幹的有為青年。從黑手做起，到汽車零件買賣，

短短幾年內，創立了自己的事業。意氣風發的阿勇，乘著景氣順勢，很快累積自己的財富

和社會資源，加上人長得又高又帥，當時真的是商場逢源情場得意。阿勇天性豪爽耿直，

從來不會忘了過去的朋友。朋友只要有困難來向阿勇伸手，他幾乎是傾力幫忙。可是隨著

泡沫經濟的幻滅，阿勇的事業也開始面臨危機。當他開始需要朋友的幫忙與協助時，這些

他救助過的朋友卻一個個冷言冷語相向。阿勇不得已只好轉向地下錢莊週轉，而地下錢莊

吸血鬼般的利上滾利卻壓得他更喘不過氣來。終於，他的事業就在這些朋友的袖手旁觀與

地下錢莊的虎視眈眈之下垮了。遭受朋友背叛與初嘗人情冷薄之後，他開始自我放逐，不

久，便在地下錢莊那票人的慫恿下染上了靜脈毒癮。  
勇嫂就是在阿勇非常墮落潦倒的情境下認識他的。說勇嫂是阿勇生命中的天使真的一

點也不為過。勇嫂能看穿阿勇滿受創傷的銅牆鐵壁面容背後，有顆善良純潔的心。天使般

的勇嫂一點一滴的熔化了阿勇的心，也重新燃起阿勇對生命的希望與自我的肯定。在勇嫂

的鼓勵下，阿勇重回最拿手的黑手工作，打算東山再起。  
當然，你可以想像的，遇見這樣重新照亮自己生命的人，阿勇很快就瘋狂的愛上了勇

嫂。勇嫂沒有拒絕，只是要求阿勇在向她求婚之前，先完成一件事－－戒毒。愛情的力量

是如此的偉大。阿勇在短短三週內就把多年的毒癮戒得一乾二淨。沉醉在愛情的滋潤與重

生的喜悅，阿勇似乎又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對未來滿懷憧憬的阿勇，更是日以繼夜的苦幹

實幹，很快的又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小店面，而勇嫂也在這個時候答應了阿勇的求婚，願意

在人生的旅途上和他相扶持。這世界的一切，在阿勇的眼中似乎又變得如此美好……。 
然而，就在他們準備著結婚時，婚前健康檢查結果卻告訴阿勇，他已感染 HIV 病毒。

任何人都可以想像，這對阿勇和勇嫂是多麼大的打擊。生命中即將綻放的花蕊就這麼被連

根拔起……。但是，勇嫂只是淡淡的對阿勇說了一句：「沒關係，我陪你。」他們倆隱匿實

情，大宴賓客的結婚了。婚後不久，阿勇病發住院。在 AIDS 病房進進出出了好幾次，卻

是一次比一次瘦削和衰弱。每次病況改善出院後，據說阿勇還是不眠不休的工作，想把握

住剩餘短暫生命的每一秒，為他和勇嫂共築的家園多奠下一分基礎，卻又禁不起過度勞累

而再度病倒住院。 
這次入院，阿勇的病況比以前都糟，沒有人知道他是不是還有機會出院。勇嫂瞞著夫

家和娘家所有的親友，只告訴他們阿勇得了肺炎，卻得面對夫家長輩們的閒言冷語，說勇

嫂八字不是剪刀柄鐵掃帚，就是狐狸精，不然哪有好好一個壯碩的大男人結婚不到三年就

瘦得不成人形，而且連個子兒也生不出來。不僅如此，勇嫂還是要獨自擔負起店裏的一切

打點，期望能早日將地下錢莊的欠債還清，不要再被滾雪球般的利息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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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斷護士小姐的話，心裏有個好大的疑問：「為什麼勇嫂看起來一點都不難過？」  
「誰說她不難過？其實勇嫂常常在阿勇睡了之後，半夜偷偷跑來護理站掉眼淚。勇嫂

告訴我們，儘管她為阿勇背負了這麼多，可是阿勇曾經為了她振作，為了她付出，就算阿

勇今天因為毒癮染上 AIDS，只要當初阿勇願意為了他們的愛而勇敢戒毒，那就夠了……。」  
「那就夠了，……」簡單四個字，可是卻真的好深好深……。我忽然啞口無言以對。

想像著勇嫂在阿勇剩餘的一分一秒中，依然如和煦的春陽般溫暖著阿勇，卻把艱辛孤寂的

寒冬留給自己。 
那天之後，每天例行查房時，總免不了多看阿勇一眼。說不上是特別關心，卻比較像

是對他們所付出與曾經經歷的一切致意。 
阿勇的病況一天比一天嚴重，我到阿勇床畔去探視他的次數也愈來愈頻繁。隨著靜脈

注射的增加，阿勇手腳已經快找不到可用來打針的血管了。每次靜脈留置針需要更新時，

總要翻來覆去找遍全身，才好不容易找到一處可以打針的地方。一天下午，當我已經費了

快半個小時，卻依然找不到一處可以打針的地方時，阿勇忽然平靜的對我說：「不用再找了，

我不想再打針了。」阿勇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問我：「你看我最快下星期會不會死？」  
我愣住了，不知道要如何回應這樣的問題。 
「其實我真的好恨好恨，」阿勇望著窗外初秋湛藍的天空，淡淡的說，「恨自己當初為

什麼要吸毒，為什麼要墮落；恨自己為什麼要拖累自己心愛的老婆；恨自己為什麼不趕快

死，不要再麻煩大家……」  
我不想說一些虛偽矯情的安慰，因為阿勇和我都知道他一定會死，而且很快。不想安

慰他的另一個原因是，在那一刻我忽然發現，如果我是阿勇，如果我也必須面對自己心愛

的人承受這麼重的負擔，我可能也會說同樣的話……。 
那天之後，阿勇開始拒絕任何的治療，也不再願意進食。不管勇嫂如何勸說，阿勇還

是一樣的冷漠及堅決。勇嫂哭著跑來找我們，希望醫師或是護士們能去勸勸他。  
「哎，我看還是你去好了，阿勇好像比較願意聽你的……」護士小姐拍拍我的肩膀。  
在走到阿勇病房的短短幾步路上，我努力的思索著一個問題：一個醫療人員如果站在

病人的立場，作出相同的決定時，怎能虛假鄉愿的期望並說服病患繼續接受病毒的折磨？

只為了社會主流價值向來認為，醫療人員就是應該鼓勵病患勇敢的活下去，不管他們精神

或肉體上已經遭受多少折磨？  
「嗨！他們說你都不吃飯，不吃藥，也不打針了？」我走進阿勇的病房，隨手拉了一

張椅子坐在他的床緣，很輕鬆的對他說：「她們叫我來勸勸你，說你可能比較聽我的話。」 
阿勇撇過頭，不發一語的凝視著窗外。十月初過境的伯勞在尚未轉涼的初秋，沐著午

後的陽光，吱吱喳喳的在枝頭上雀躍。 
我若無其事的說：「可是我好為難耶！因為我一直覺得，如果我是你，我應該也會這樣

做。」阿勇這才瞪大了眼睛，詫異的回過頭來，「為什麼？」  
「其實說真的，好羨慕你們夫妻倆……，人生一輩子之中能遇見自己願意完全付出的

對象，很令人羨慕。」我誠懇的對著阿勇說，但心裏有一個不屑的聲音在問我自己：「是嗎？

面對自己死亡的時候，還能這麼從容的告訴自己曾經愛過就夠了嗎？如果不行，那你有什

麼資格坐在這裏用這樣的話來勸人家？」空氣中瀰漫著病房陰沈的霉溼味與有點尷尬的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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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其實，」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我知道就算我是醫師，也沒什麼立場和資格和你談

論死亡的問題。因為不管我對你說什麼，你都大可回我一句：反正要死的又不是你。」  
阿勇眼睛瞪得大大的，大概沒想到我會忽然轉一百八十度的這樣對他說話。 
「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們不會因為你得了 AIDS 就看輕你，也不會認為 AIDS 是對

同性戀或吸毒者的天譴。如果這世界上真的因為做了那些事就應該得那些病的話，那麼那

些貪官污吏早該萬病纏身橫死街頭了，不是嗎？」 
阿勇笑了，很難得的笑了。  
「不過說真的，你們夫妻倆真的很讓人感動。我也知道你不吃飯不打針是希望早點結

束生命，不要再拖累你太太。不是嗎？」 
阿勇點點頭。  
「我想你很清楚自己會死，而且應該不久。我就算比你多活個幾十年，我也一樣會死。

只是，自己還活在這個世界上一天，就替自己找個理由好好的活下去，好嗎？為什麼不像

窗外那片楓葉一樣，即使要凋落了，卻還是那麼的美好？」我對阿勇眨了眨眼，走出病房。  
隔天，護士小姐告訴我說，阿勇半夜裏忽然爬起來要東西吃，而且希望值班醫師再幫

他打針。我笑了，因為我知道阿勇找到了讓自己多活一天的理由。 
很快的，在 AIDS 病房的實習期滿，我也輪調到其他的單位繼續實習。之後偶爾路過

AIDS 病房，我還是會過去探望阿勇，甚至如果他身上的點滴滴得不順，他還會要求我把他

身上所有的靜脈留置針重打一遍。雖然阿勇的病情改善不多，可是我從阿勇的眼裏又看到

了生命的光采與鬥志，我知道阿勇還不會死，至少還不會那麼快死。 
畢業之後，我在金門服醫官役，奉派兼任防區戒毒班的授課教官。那是把各部隊中所

有煙毒前科或自承有吸毒習慣的弟兄們集中起來，利用團體生活和教育，期待他們能早日

脫離毒癮的單位。戒毒班所在的位置僻靜而優美，每次下午去授課，我都寧可犧牲午休時

間捨車徒步前往，只是為了能在路上那一片楓樹林中悠閒的漫步。  
那個深秋，輾轉從以前的那些護理同仁的來信得知阿勇已經過世的消息。據說阿勇走

得很平靜，緊緊的握著勇嫂的手，像電影情節般的陷入昏迷後過世，沒有一般 AIDS 病人

因為卡波西氏肉瘤出血或其他併發症所造成的苦痛。我微笑平靜的闔上信箋，輕嘆口氣，

好像送走一位遠行的好友，有點不捨，有點懷念，卻帶著更多更多的祝福。 
看完信，走進戒毒班的教室，面對的依舊是那一張張年輕、叛逆、急於成長卻不小心

絆了一跤的面孔。走上講台，攤開那一疊制式的講義，拿起粉筆，轉身正想寫下授課的主

題時，不小心映入眼角的是那一櫺秋色，就像當初阿勇窗外一般湛藍的天空，一樣醉人的

楓紅，與一樣在冷冷的枝頭雀躍的小侯鳥。我丟下粉筆轉身，砰然闔上講台上那一疊資料。  
「你們之中，有女朋友的請舉手！」那些年輕的弟兄們詫異的彼此看了看，搞不清楚

為什麼我要問這個問題，卻也幾乎全都舉了手。  
「謝謝，請放下。那麼你們之中，覺得自己真的很愛自己女朋友的請舉手！」台下沈

默了一會兒，稀稀落落的有些人舉起了右手。 
我笑了笑，開始平靜的對著那一群年輕的弟兄述說著阿勇的故事。看著那一對對桀傲

不馴的眼神為之動容，有人甚至還紅了眼眶。望著窗外枝頭上的最後一片楓葉，我想，阿

勇應該不會太介意我把他的故事告訴這些一樣曾經跌了一跤的生命吧。 


